
国
内

2 0 2 4

年1 1

月1 5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刘

洋

责
任
校
对

瑞

珊

技
术
编
辑

白
晓
腾

12

近期，青海格尔木市郭勒木
德镇盐桥北路盐桥村一榨油坊
和一养生馆发生一起有毒有害
气体致人死伤事件，共造成 2户
6 人死亡。事发后，当地官方通
报显示，事故原因为有毒有害气
体经住户下水管逸散。有媒体从
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确认
有毒气体为硫化氢。

下水道中有毒有害气体堆
积问题，事实上积弊已久，尤其
在城市化越来越往乡村扩展、地
下排水管网系统也越来越大的
今天。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
江峰曾专门做过下水道硫化氢
气体相关研究。他表示，以往室
外排水工程的相关设计规范只
考虑排水能力，对硫化氢等有害
气体引发的安全风险考虑不足，
导致部分管道中硫化氢大量滋
生、形成严重安全风险。对这一
问题的治理，应该从建设前、建
设后两方面入手。但由于对下水
道有毒气体安全问题长期以来
重视不足，相关标准规范缺失，
这些工作至今并未广泛开展。

“死亡客厅”

安长文晕倒时，是事发的傍
晚。这位 76岁的老人住在格尔
木市郭勒木德镇盐桥村的村头，
紧挨着盐桥北路，顺着这条路下
去，就是格尔木市区，距离不到
十公里。老人和儿子儿媳一家住
在街边的二层小楼里，平日经营
榨油生意。老两口的卧室和榨油
坊都在一楼，儿子儿媳和三个孩
子的卧室在二楼。

9月 24日傍晚 6点多，安长
文去一楼卫生间上厕所，进去
后不久，卫生间内就传来一声
重响。门外的妻子听到声音，连
声问怎么回事，没有回应。妻子
用手里的拐杖用力敲卫生间锁
着的门，边敲边喊，也没有回
应。她哭着给儿子安海打电话。
安海正在 3公里外的地方点货，
接到母亲的电话，立刻往家赶。
进屋一脚踢开卫生间门，发现
父亲晕倒在地，赶紧扶起来送
医院。

得知安长文晕倒的消息后，
子女和亲戚们都纷纷往家里赶。
最先赶到的是安长文的儿媳。她
借了一辆电动车往家骑，刚进客
厅不到两分钟就晕倒了。婆婆见
事不好，赶紧给在医院的儿子安
海打电话。安海接起电话，没说
两句，对面就没了声音。他和姐
姐立刻从医院往家赶，进门后在
客厅双双倒地。在他们之前，是
安长文的孙女安萍。她进客厅
后，给自己的哥哥打了个电话，
说“舅妈和姥姥晕倒了”，然后自
己也晕倒在地上。整个过程前后
不过十几分钟。

大约 8点左右，安萍的哥哥
赶到现场并报警时，房子里的味
道已经越来越浓。

报警后，倒在客厅的安家五
口人被陆续送到医院。入院不到
一个小时，安长文的妻子，儿子
以及媳妇便确认死亡。大女儿和
孙女在医院抢救两天后，也未能
生还。

赶来救援的家人中，安家的
一位后辈侥幸从“死亡客厅”里
逃脱。他后来回忆，自己也是听
到亲戚晕倒的消息后赶过来，刚
进门吸了第一口气，还没来得及
反应，就被“打晕了”，趴倒在地。
或许是趴着的姿势气体吸入量
少，他没有彻底晕过去，过了一

会儿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赶快手
脚并用地爬出门外，趴在路边好
几分钟才缓过来。其他十来位陆
续赶去查看情况的亲戚，也或多
或少遭到了气体的袭击。一位稍
晚赶到现场救援的亲戚表示，他
们戴着口罩将倒下的人从客厅
拖出来，在门前横七竖八地躺
着。好几个人脸都变成了黑色，
有的人上下两片嘴皮都是黑的。

当晚九点多时，正在工地上
的盐桥村村民孙嘉伟看到村组
的微信群里发布了三条语音，大
意是下水道毒气泄露了，已经导
致几人死亡，让通了污水管网的
家庭戴好口罩，尽快撤离，他还
纳闷这是出了什么事。直到两天
后他回到村里，才知道是有毒气
体从下水道溢入了住户家中，而
自己的朋友卢明，也在这场事故
中遇难了。

52 岁的卢明，死在距离安
家几十米外的一家养生馆里。他
是这家养生馆的老板，海东人，
离异，常年独自在格尔木生活。
他孤独地躺在厕所的地上，直到
排查时才被发现。

下水道里的硫化氢

事发后，当地官方通报显
示，事故原因为有毒有害气体经
住户下水管逸散。有媒体从格尔

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确认有毒
气体为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种无色有剧毒
的酸性可燃气体，极低浓度时有
轻微的硫磺味道，容易麻痹人的
神经，不易被察觉，浓度升高之
后，会产生强烈的臭鸡蛋味。高
浓度硫化氢毒性极强，会导致人

“电击样”中毒，瞬间死亡。城镇
排水系统中，它通常是在通风不
畅厌氧条件下，污水中天然存在
的硫酸根和其他含硫有机物通
过微生物代谢产生，因此在下水
道、化粪池等排水设施中，通常
会聚集较高浓度的硫化氢和其
他有毒有害气体。

卢金锁是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长
期从事供排水系统风险控制与
安全保障研究、技术开发推广工
作。他表示，排水管道产生硫化
氢的影响因素复杂，不同排水管
线，甚至同一排水管道不同时间
硫化氢浓度都有很大不同，可能
卡车经过下压井盖，气压变化就
会使管道中原本存在的硫化氢
逸散堆积到气体不易流通的地
方。

目前研究显示，在往污水厂
走的排水管道沿线上和餐饮店

附近管道的硫化氢浓度会相对
较高。当下水道中硫化氢浓度升
高后，有两类高危区域容易堆
积：一是管道转弯处，因为转弯
处更容易积累粪便等固体物质
在该处分解，同时通风不畅，别
处的气体经压力也会流通到此
处堆积。二是流速慢的管道。如
果市政工程没有做雨污分流，不
下雨的干燥时候，管道流速就会
过慢。再有长期无人居住的房
子，污水排放量少，也会导致流
速慢，固体物沉积，产生有害气
体。

一名遇难者家属表示，政府
告知的事故原因，正是因离事发
地几米处有一个电线杆，管道铺
设时为绕过电线杆设计了一处
转弯，溢入家里的硫化氢，就是
在那里长期堆积的。这位家属还
回忆，事发的榨油坊和养生馆之
间隔着两三户人家，中间确实有
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

下水道中有毒有害气体堆
积问题，事实上积弊已久。中山
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江峰曾专
门做过下水道硫化氢气体相关
研究。他表示，整个市政排水污
水处理领域里，硫化氢中毒是管
道维护工人死亡的最重要诱因。
高浓度暴露的情况下，两秒钟内
就能使人休克，导致死亡，而且
如果外面的人没有意识到是硫

化氢中毒，贸然进去施救，就会
跟着死亡，因此常出现多人伤亡
情况。

江峰认为，这一危险频繁出
现的原因在于，以往室外排水工
程的相关设计规范只考虑排水
能力，对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引发
的安全风险考虑不足，导致部分
管道中硫化氢大量滋生、形成严
重安全风险。对这一问题的治
理，应该从建设前、建设后两方
面入手，建设前在设计阶段应先
评估管渠、水质等条件对硫化氢
产生的影响，通过增加流速、改
变坡度等设计优化方式降低潜
在风险；建设后应当对排水系统
各管段开展定期的监测，排查高
风险区域并进行针对性地的风
险提示、安全标记、风险管控等
措施。但由于对下水道有毒气体
安全问题长期以来重视不足，相
关标准规范缺失，这一工作至今
并未广泛开展。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重视
地上面子工程，对地下里子工程
关注不够，管道维护过程的重点
在水是否能流动，即使管道沉积
堵塞严重，水只要能流动都不
管，水冒出来才知道修，这方面
欠账太多了。”卢金锁说道。

城乡结合部的
地下管网改造

这次格尔木硫化氢中毒事
件的发生地盐桥村，几年前做过
一次市政下水管网的改造。

2019 年，住建部等部门印
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方案，主要目标要求基本消
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
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
区。方案出台一年后，盐桥村开
始了污水管网改造的工程。郭勒
木德镇微信公众号上曾发布这
一工程相关消息，其中提到，盐
桥村位于格尔木市区城乡结合
部，因地势较低，过去污水一直
无法接入市政管网，居民将污水
排入路侧水渠或农田，这次工程
极大提高了污水入网率。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盐桥
村的村民都记得那次大规模下
水管网改造，孙嘉伟家是少数没
有纳入改造范围的住户。他并不
懂管网改造是在改什么，但天然
地认为“做了排水肯定更方便”，
为此还特意去找过相关部门。他
记得当时有负责改造的工作人
员去过他家，认为条件不适合，
没有改造。但也因此，他家没有
受到此次毒气泄露事件的影响。

一名遇难者亲属表示，官方
解释的事故原因就和污水管网
改造有关。政府方工作人员对他
的说法是：在市政下水管网铺设
的时候，离事发地几米处有一个
电线杆，管道铺设时为绕过电线
杆设计了一处转弯，成为硫化氢
的堆积点。后来居民将自家管道
私自接到市政的管网上，并且没
采用能产生阻隔气体形成水封
的 u型管，用的是一根直管，所
以气体就溢入了家里。

但这个说法让这位遇难者
亲属无法接受。他否认自家有私
接管道的行为。“几年前村里搞
的那次下水管网的改造工程是
统一进行的，我们老百姓哪有那
么大能力，挖开路接上去。”

管道问题之外，家庭最后一
道防线“水封”的缺失，也是此次
事故原因的一环。水封就是在下
水管连接处接上一个 u型管道，
形成一个存水弯，可以通过水来
有效阻隔有害气体进入家中，马
桶都是自带水封的，蹲便和地漏
则需要在建造时专门设置。

破碎的家庭

在此次遇难的安家 5 口人

中，43 岁的安海原本是家里的
顶梁柱。早年间做过昆仑玉生
意，这是一种格尔木市的特产玉
石，买原石回来切开加工后卖
掉，收入一直不错。疫情期间，玉
价大跌，“原本能卖 1000的东西
只能卖 100块”，安海因此赔了
不少钱，生活一下捉襟见肘。

三年前，他从大姐夫手里花
60 万买下这栋自建房，开起榨
油坊。买房子的钱是借的，说好
了慢慢还。安海是个勤快人，榨
油坊之外，平时还会四处打些零
工，昆仑玉生意也在继续，三年
来，不仅维持了家庭的运转，购
房钱也还得差不多了。他的二儿
子安康表示，这两年感觉生活在
慢慢变好。

安康从 13岁就辍学去南方
打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厦门。
今年 3月，奶奶摔断了腿，他回
来照顾奶奶，一直在格尔木周边
的工地上打零工，赚些钱补贴家
用。事发时，他正在周边的一片
沙漠里打工。这是一份数叉车的
工作，本来是父亲在做，事发前
一天，家里新到了一批昆仑玉，
需要点货，父亲临时把他从别的
工地叫了上来顶班，理由是这份
工作一天能给 500元，“光数个
东西就行，这么好的活儿”。

“原本我们这一大家子，就
指望着我爸一个人。”安康说。父
亲的去世，让生活的压力骤然压
到了这个 19 岁的年轻人的头
上。原来的七口之家只剩四个
人，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在宁
夏读大学的姐姐和一个读高二
的妹妹，以及年迈的爷爷——他
在这起事件中最早晕倒，但送去
医院后幸运地缓了过来，可他的
妻子和儿子儿媳却不幸留在了
毒气浓度剧增的自建房内。未
来，安康要考虑爷爷的吃住，还
有姐姐和妹妹的学费。“压力太
大了”，他盘算着这些，在电话那
头突然沉默。

在养生馆孤独死去的卢明，
是这起有毒气体泄漏事件的另
一个受害者。卢明从海东一所中
专里的中医专业毕业后就来到
了格尔木，近年来一直在盐桥村
生活。早年，他开过麻将馆，还做
过挺多小生意，2019年前后，开
了现在这家养生馆。说是养生
馆，更像是一家小诊所，中药西
药都能拿，能看病，还能做针灸。

孙嘉伟就是在拿药时认识
的卢明，一来二去成了朋友，事
发前一周他从工地上回来，还约
卢明喝了酒。孙嘉伟印象中，卢
明活得潇洒，离过两次婚，有三
个孩子，和现任女友虽育有一
子，但没有结婚，因此一直独自
住在养生馆里，平时的爱好就是
喝酒。养生馆的生意看起来不
错，今年，他刚刚买了一辆 40万
的车。

事发后两周，安康回了一趟
家，大路上的下水管道还在维
修，不知道挖破了哪里，满街臭
气。打开门，一股说不出的难闻
味道扑面而来。“我就想着，这个
能毒死我爸爸妈妈的是什么味
道，我也想闻一下”，他试着吸了
一口，一下子就有种胸口被堵住
的感觉，喘不上气。

屋子里静悄悄的，地上有不
少死苍蝇，还躺着一只死去的老
鼠。他没再往里走，关上门，默默
离开了。（文中安长文、安海、安
萍、卢明、孙嘉伟、安康为化
名）

据《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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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下水道里的致命“毒气”
两户6人中毒死亡

事发房屋现场事发房屋现场（（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